
 
 

台灣早期本土畫家 《俠氣 ˙ 叛逆 ˙ 陳植棋》(1906-1931) 

                                                              撰文/ 廖武藏 
    生長於日治時代的畫家陳植棋(1906-1931)，他的藝
術生命雖然非常短暫而且偶然，但只要提到台展、帝展，

提到早期美術運動，就不能不提到這個舉足輕重的人物。

陳植棋是倪蔣懷的至交，1906年 1月 16日出生於台灣北
部汐止橫科庄的一戶殷實農家中。父親則是地方仕紳，他

自小慧黠可愛，是出名的孩子頭，充滿領袖型的魅力。 
   1921年，他以第一名成績畢業於南港公學校，並考入
台北師範學校，1924 年廣受北師學生愛戴的石川欽一郎

再度來台，立即組成的「寫生會」也就成為陳植棋揮灑藝術熱情唯一的目標。陳

植棋在「寫生會」裡發現了一片燦爛的藝術天地，而石川也像挖掘地裡的鑽石般，

發現了他的畫才。這個最富藝術天份的學生才只習畫半年，卻因天生具有桀驁不

馴的性格及慷慨熱情，為修業旅行路線之爭，引發抗辯，竟演變成學潮，陳植棋

與其他三十名北師學生同時被退學。 
 
     遭到退學處分的翌年，陳植棋在石川老師的鼓勵下，抵達東京進入石川介
紹的岡田三郎助畫室習畫，就靠這不到一個月的惡補，直接以同等學歷投考東京

美術學校，竟然一試及第，成為東京美術學校西洋畫科的學生。在東京美校習畫

五年間，陳植棋經由不斷的參展，獲獎和獻身於台灣美術運動，綻放出那個時代

最耀眼的光芒。正值青春、敏感、探索年代的畫家、而且具有慷慨熱情、帶着俠

義及與生俱來的叛逆性，使他無視於學院派權威

的嚴謹而穩健的畫風，卻仍舊心儀 1930年代東
京畫壇所興起，但一直被摒棄於門外的在野派作

風，他醉心於野獸派的狂放筆觸及大膽

用色上，他在創作上跳脫拘泥保守的奔放作

風，以獨具突破性的筆觸、構成和大膽奔放的色

彩，作品大量使用紅與黑，下筆粗獷，

不講求華麗技巧，直接運用色塊表現

出畫面的律動感，表現濃烈的情感，在

台灣美術史上綻放出最早的野獸派光芒。右圖的

《自畫像》是畫在木板上的小品習作，大致完成

於東京美術學校畢業前(1929-30)。畫家表情嚴肅
鏡面/自己，逼近畫面/觀者，頗有些壓迫感，同時也像是陷入自己的魂深處，探

索自我的理想面貌，毫無遮掩地真實面對自己的焦慮形象。 
 
     從東京美術學校二年級開始，陳植棋就多次獲「光風會」、「白日會」、「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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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創作協會」等帝展外圍組織的肯定，他比陳澄波更早獲得以後期印象派為主的

「槐樹社」的肯定。台展開辦後更搶盡風頭，在他去世之前的四屆台展中，獲三

次特選，三次無鑑查。1930 年的「聖德太子奉贊展」，台籍美術家只有黃土水、
陳澄波和陳植棋入選，但陳植棋卻比二位前輩小上十來歲，同年，他又入選帝展，

如此年輕就有大成就，實在令人刮目相看。1926 年他和倪蔣懷等七人組成了第
一個屬於台灣人的民間繪畫團體「七星畫壇」，1928年他更把廖繼春等南部畫家
的「赤陽會」和「七星畫壇」合併，改名為「赤島社」。該社以奉獻鄉土、提昇

文化為己任、除了展覽之外，還從事實際的教學工作，在圓環附近的「台灣繪畫

研究會」所舉辦的暑期講習會中總有陳植棋等赤島同仁的身影，「陳德旺、洪瑞

麟、張萬傳都曾在這裡接受啟蒙，進而結識陳植棋這位學長，並得到他親切的鼓

勵，終於負笈東京」。 
 
   陳植棋這個人實在很複雜，是一個釋放型、是思索型、更是率性而為的畫家，
他一方面傾吐過多的情感，一方面思索內在的結構，進而揮灑最後的癲狂，因此

他同時具有梵谷的熱情、高更的睿智、羅特列克的放縱，還有塞尚的沉靜凝重。

強烈的線條，絕對的原色，率性的筆觸，穩定的結構，陳植棋將這些相異而矛盾

的元素攪在一起所具有的複雜而多元的向度，使他的畫着充滿生命力。 
 
   台灣前輩美術家，在台展和帝展之間所奮鬥出的大致是在於印象派的範疇，
因個性不同，有較為印象寫實的，如李梅樹、李石樵等，有較為印象野獸的，如

郭柏川，廖繼春等，有較為印象表現的，如陳澄波、洪瑞麟等，都在印象派左右，

尤其是在 1920年代後期更是如此。而陳植棋，無疑是他們之中涉獵最廣，變化
最多，也是離印象派最遠的一位。他在短短五、六年之間，就從印象、野獸、表

現到抽象走了一趟。 
 

1924年，在陳植棋參加「寫生會」那一年，他就畫出
筆觸穩定、色彩調和、風格寫實的《台灣總督府》如

左圖，同時他也畫出筆觸狂放，色彩詭異、風格浮躁

的《淡水教堂》如右下圖，1925年，剛進東京美術學
校不到半年，

他利用暑假

返台，特地到

剛竣工的台

北橋，畫下最

新、最美、最

壯麗的新景觀《台北橋》如下圖，他是台

灣美術史上第一位圖繪台北橋的畫家，

可見他對台灣地景變化與時代脈動的敏



 
 

感度， 此作也說明了畫家對於鋼鐵
文明到來的好奇。                  
    
1927年，獲台展特選的《海邊》如
右下圖，線條流暢運動的表現，顯

然受到孟克的影響，具有濃厚的表

現主義情感。 

    
同年所繪的《觀音》如左圖，簡潔

而明快，表現手法生動活潑，具有

鮮明的野獸派性格。畫面中白色向

上延伸的肚兜豐富了背景的線條，

泥塑觀音、竹籃與水柿構成大三角

構圖，小黑熊與水柿構成的小三角

形成一個不對稱的平衡效果。簡潔但不失嚴謹的紅色背景不僅反襯了右前方勻稱

的光源，也讓那尊野獸派表現手法的觀音莊嚴宛然。 
 
    1927 年的《夫人像》如右圖，此作不在
於妻子的外在美，而是強調她個人所代表的

台灣乃至於台北人的內在氣質，所以畫家很

簡單的表現其臉部及五官的特色，在端莊穩

重的座姿背後，以大紅袍嫁衣及寶藍色的帷

幕作為背景，連帶妻子所穿台灣衣衫上的細

碎花紋、羽毛扇與繡花鞋等都仔細描寫，畫家

用深濃的色彩和誇張的線條襯托端坐於前的

模特兒，而讓她成為舞台焦點般地呈現於觀

賞者的眼前，畫家用兩筆鮮紅色塊表現臉部

的立體感，也兼及表現出背後紅色布景的反

射效果。絲質洋裝的垂墬感、羽毛的輕鬆感及

背後的大紅衣，一輕一重，一淡一濃，在飛揚



 
 
與內斂中顯示了豐富的視覺的層次。這種誇張的手法及構圖方式，是中國傳統的

人像佈局，和西洋色彩的對比，以及陳植棋的霸氣才氣綜合而成，氣氛雖有些誇

張的戲劇性，但卻是台灣式的喜氣洋洋。 
 

   1928年，陳植棋以《台灣風景》如
左圖，獲帝展入選殊榮，此作與前一

年所畫諸圖截然不同，畫面乾淨俐落，

安靜穩重，井然有序，筆觸平穩厚實，

飽滿有力。以道路、兩台板車與行人

的引導下把視線拉向遠方，停止於水

平排列的傳統房屋，土牆、純中國式

的飛簷在蔚藍的晴空中勾勒出豐富的

線條，與遠山、白雲也剛柔並濟，愈

使畫面緊湊而豐富。此畫筆觸或色彩

看似稚拙卻含蓄沉穩，充滿信心，無怪乎是畫家一舉成名之作，也是台灣美術史

上的名畫。 

    陳植棋最喜歡畫的是淡水
風景，在現存的四幅中有三幅

是同一角度所繪出，成畫皆在

1925~30年之間，其中一幅《淡
水風景》如左圖，是線條、層次

最豐富、最完整、細緻，篇幅也

最大的一張。結合俯視中國傳

統平房屋頂，側視西式紅樓(含
橙、咖啡色)拱門與綠樹(含藍、
綻色)的對比，色彩非常濃郁豐
富，而具有異常統合的內質，濃

綠的樹蔭襯托出紅色樓房櫛比鱗次之美。畫家也將錯綜複雜的建築整理出結實而

堅固的結構。淡水河上的波光蕩漾，都在強調光影的捕捉，也反襯出對岸觀音山

蒼翠雄渾的氣勢。但在一片雄渾的山色中仍可看出非常細緻的顏色變化。 

    1930年的《淡水風景》如右圖，獲第十
一回帝展入選，在薄薄的藍天下，是一大片櫛

比鱗次的房舍，畫家完全用色塊、線條來堆疊

這一大片充滿陽光的地方，雖不曾暗示景深，

但空間感十足，房舍看似重疊但不擁擠，而且

空氣流暢自如，畫家以細膩的色彩變化立體

的質感，像是塞尚所欲追求的造型本體。 



 
 
  1930年三月，陳植棋自東美畢業返台，依然熱情地勤奮作畫，八月為赴日參加
帝展、冒雨泅水過河，趕火車赴基隆上船，抵東京後隨即因肋膜炎住院，此後即

一病不起，次年三月病癒返台，延至四月十三日終於辭世，時年二十五。 
 
    陳植棋的藝術，從激烈狂放到簡潔率意再到內斂敦厚，由迫到立，由文而質，
貫穿其間的是深情、是凝思、是充滿自信的傲然，他曾說: 「如果生命是細而長
的話，我寧願短而亮，我嚮往迸發的生命力。」他的生命的確燦爛短暫如火花，

比梵谷還短了十年，但卻在台灣美術史上像是一顆畫壇巨星，在綻放出一道絢爛

的光芒後隕落。 
 

   《黃玫瑰》如左

圖，1925-30年作品，
畫家用細緻的黃、藍、

褐色塊與線條堆疊

出四朵風姿綽約、光

燦亮麗的黃玫瑰。左

邊向下斜切的三片

綠葉不僅讓畫面更

富變化，也讓整個畫

面重心穩定。背景與

花瓶的色調，同色系

相輔相成，釀成一種

很溫馨的感覺。 
 

   畫面主題《新舞台》

如右圖，是建於日據時

代的戲院，地點在台北

市後車站附近。此作完

成於 1925-30 年之期
間，建築物採用中國大

陸徽式五岳朝天的風

格，稜角分明的飛簷左

右各分五層。由於在台

灣當時算是創新的式

樣，對畫家構成新的視

覺刺激，也因為是新建

築色調也比較單純，沒有歷經風霜那種沈厚的觸感。黃瓦白牆、紅綠欄杆及新鮮

亮麗的色澤中進出的仕女、孩童，似乎暗示著「新舞台」熱鬧有趣的人文氣息。 


